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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碧海海

一夜小雨
无声
清晨的窗外
小鸟在枝头且歌且舞
欢欣成一幅春归的图画

一缕和风
于无声处
绣女妙手般
将原野渐次明媚
无数枚鹅黄在草地招展春意
一江清流
满载烟雨
几只白鸭几圈水波

生动了东流水
生动了江岸欲隐欲现的春色

一阵蛙鼓
激越春天的脚步
朝气蓬勃地引领你和我
为不变的初心和年画般的梦想
启程

走进春天走进春天
走进一个
满怀满抱的祈愿和希望的季节
用播种与耕耘的汗水
换来多彩人生又一个崭新的年轮

走 进 春 天走 进 春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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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长仙（壮族）

□□ 许 敏（壮族）

□ 韦晓明（苗族）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地方的幸
福很重要，要记得住乡愁，比如小时
候爱吃的东西。

我从小到大，对家乡念念不忘
的，就是那一碗粉。

前不久，我写了一篇乡土风情小
品，说到从前锣圩八九一条街。之
后，有位姓唐的读者在微信作家群里
发来一张“锣圩乡愁一碗粉”的照片，
又勾起我的一段思乡之情。

锣圩是南宁市武鸣区西部重镇，
有着悠久的历史。查明代《殿粤要
纂》地图，那时就已有锣圩、鹰圩、鹰
山等地名，但尚未得到开发，各方面
都还很原始落后，“田为下下，百物罕
生，一日之间，寒懊互换，迅风疾雷，
暴雨恒什，江流浅窄，商贾亦希”。即
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锣圩的传统美食
——生榨米粉，已经四处闻名。明代
著名山歌集《嘹歌》中，就有“邕州老
友面，宾阳糖醋粉；酸菜扬美好，锣圩
米粉高”的记载，可见锣圩米粉至少
也有五百年的历史。

锣圩生榨米粉，发展至今，已成
为这方圆几百里村屯的一记乡愁，从
这里外出漂泊的游子，不论到美国、
加拿大、巴西，还是到英国、法国、徳
国、意大利、比利时，对家乡念念不忘
的，首先就是这碗米粉。在国内，不

论你到哪里工作，回家省亲，一下车
第一件事，就要进米粉店，就像白岩
松回内蒙古老家，一下车就进面馆一
样。有一位台湾老兵，九十多岁，下
决心要回锣圩老家，吃一碗米粉才
死。现在，锣圩米粉不但是一记乡
愁，对外也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在发
展城乡经济中，成了美食行业中的重
要品牌。

其实，锣圩生榨米粉能成为乡
愁、名片、品牌，最重要的原因是在米
粉的制作和配制佐料上下的功夫，使
人吃起来，酸甜可口，苦辣适度，香气
扑鼻，柔嫩爽神。这酸甜苦辣，就像
是人生道路上的种种滋味。每天早
上，吃上这样的一碗米粉，让人心旷
神怡，精力倍增。

先说米线粉条的制作，这是最关
键的一道工序。首先将选好的大米

用水淘洗干净，然后找来一个细篾编
制的竹筐，用事先准备好的黄皮果
树叶垫在下面，再把米倒入，盖上
一层黄皮果树叶，然后用棉被盖
好，让它发酵。待到两三天后，闻
到香甜而略带点酸味时，用水磨将
发酵后的米磨成米浆，然后将米浆
倒入大布袋里，挂起来滤干水分，
然后把干湿适度的米粉做成一个个
像饭碗大的饼子，放进煮开的沸水
大锅中煮至八九成熟，然后取出
来，放到石臼中捣碎制成泥状的粉
团，再将粉团放进需手工挤压的榨
器中，把粉条压榨出落入烧开的沸
水大锅中，待粉条浮出水面时，说
明粉条已煮熟，然后捞出粉条盛到
碗里，加入汤水、配料香油，就可
以食用了。粉条本身带有酸甜清香
味，这是发酵和用黄皮果树叶垫底

的效果，师傅的功力本事就在这
里，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

生榨米粉有两种食法。一种是
汤食，新鲜滚热酸甜苦辣香软可口，
食得一身发热，满头大汗，是感冒见
愁的日常美食。另一种食法是干捞，
别有一番风味，它能最大限度地满足
舌尖上的味蕾刺激需求，朋友聚会，
食上这样一盘酸甜苦辣香软可口的
生魚片干捞生榨米粉，让你回去三年
嘴还香。所有的乡愁，自此而生，一
生一世，不可忘怀。

所谓“锣圩米粉滚三滚，巫婆神
仙都坐不稳”，这其中是有一些“秘密
武器”的，今天就在这里当众揭秘，供
大家分享。在众多的五香、八香、十
三香中，锣圩米粉下的配料中有“三
香”是与众不同的。第一香是黑豆汁
香膏，锣圩盛产黑豆，用黑豆制成豆

豉时，前面滴出来的头油，拿到阳台
去晒太阳、晒月光，晒到滴水成珠后，
取出享用，这是锣圩特制的酱油，比
市面上任何酱油都香。第二香是黑
芝麻香油，这也是锣圩的特产，只要
在米粉上点几滴，整碗粉全部生香。
第三香就是黑胡椒粉，顶刺激味觉。
如果你能食辣椒，再放点锣圩特制的
辣椒酱，保证你当场开口，开心，开
肺，开胃，让你大哈一声，七窍都冒
烟。

现在城乡经济发展飞速，武鸣区
已成为南宁市的后花园，而锣圩镇就
成了东盟开发区的“食堂”，从开发区
到锣圩只需十几分钟的路程，有地
铁，有高速公路，有城市公交专线，交
通十分便捷。我常在周末的早上，坐
车回锣圩，吃一碗生榨米粉，然后进
农贸市场买菜，再带几袋鲜粉回来，
中午一家人坐下来享用酸甜干捞生
榨米粉，大家都吃得美滋滋，乐不可
支。

现在，在改革开放东风的吹拂
下，锣圩饮食服务行业发展得很快。
过去是三天一圩，现在天天都成街
了。岀现了繁荣兴旺的美食一条街，
除米粉外，各种传统美食纷纷上街亮
相，大糯粽子、油炸肉粽、糯米鸡、芝
麻饼、糍粑、汤圆……应有尽有。

一天上午，年轻的萨尔瓦多·达利敲开了毕
加索画室的门：“先生，我今早刚抵达巴黎，我没
有去罗浮宫，而是先来看您！”毕加索朗声回应：

“你做得对！”这就是艺术家的自信和笃定。
我认为，凡是艺术家，必须具备这种自信和

笃定。与马践相识相交几十年，我在他身上，就
看到了这种自信和笃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马践从广西艺术
学院毕业，算是承有师传、学有范式的科班出
身。

凡艺术，从来就不是唾手可得的。毕业后，
马践一头扎进了大苗山，他认为，只有大苗山才
是他艺术生命的不竭源泉。在县里文化部门工
作时，他专心致志地搞他的艺术创作，极少旁顾
其他。那些年下乡搞社教，别人都是能推就推，
马践却主动报名下去，在当时条件最艰苦的安
太乡元宝村，他一蹲就是两年半。生活条件虽
然艰苦，他却甘之如饴地坚持着，从来没有怨
言，也从来没打退堂鼓。在元宝村，他一边走村
串寨做农村工作，一边顺带着采风、搞素描、画
速写，为艺术创作积累大量素材。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马践致力追寻中国画
传统而乐不思蜀，他坚信自己一定会成功。关
于中国画传统，陆俨少先生曾形象地概括为：老
实画和聪明画。所谓“老实画”，即归属于唐宋
画家画的传统，注重“画之本法”，必须投入苦役
般的劳作，“积万劫方成菩萨”；所谓“聪明画”，
即是明清文人画的传统，包括以董其昌为代表
的正统派，和以石涛为代表的写意派，需要注重

“画外功夫”，借此游弋于翰墨，便能事半功倍地
“一超直入如来地”。马践是聪明的，也是善于
变化的，他在“老实画”和“聪明画”这两条大河
中涵泳，左冲右突，寻觅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
最终，他成功了，他的一些重要作品相继被多家
重要机构收藏，中央电视台频频采访他，制作了
几部专题片，这些专题片播出后，在海内外引起
轰动。

这是艺术家的自信。
马践的自信还来自于他的家传，马践的祖

母擅长苗族蜡染，她画在苗布上的花鸟虫鱼，全
都栩栩如生。祖母作画时，少小的马践依偎在
旁，如痴如醉。民族艺术的种子，这时候就根植
于马践的心田上。

浩瀚的苗岭很养人，尤其善养搞艺术的
人。独特的劳作形象，坚忍的精神品质，古朴的
民俗民风，苍莽的山涧林壑，兀立在劲松虬枝上
的苍鹰，起落于鹃花草莽间的云雀，雨后如带的
雾霭晴岚，以及响彻云霄的歌声……诸如种种，
都是艺术家的灵感源泉，令他们醍醐灌顶。马
践扎实坚硬的绘画艺术功底，与苗岭的“真意”
完美融合，使他破茧成蝶，翩翩起舞；使他跃身
上马，勇猛驰骋。

前些年，马践出了本《马践画集》，画集分

“重彩画”和“墨彩画”两部分，其“重彩画”通过
线条和色彩的穿梭、晕染、变形、夸张，再现了苗
族人民劳作和生活的场景，也呈现了大苗山异
彩纷呈的民风民俗。而“墨彩画”，则主要通过
点、线、面，通过浓墨、淡墨、色彩、色块，以及留
白的濡染、浸漫、对比，再现苗族山寨民居，风光
风情。

这是艺术家的笃定。
当年，柳州市床单厂艺术室相中了马践，要

调他来柳州，分管文教的副县长说：“凡是回来
的融水籍大学毕业生，一律不得调离大苗山！”
求贤若渴的柳州市床单厂得知融水不放人，决
定学习深圳，“他们不放档案，你只要愿意来，我
们可以给你重新建档，工龄、资历一样给你算！”
马践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不久，我也辞了公职来到柳州，供职于一家
媒体。想不到的是，我竟会和马践同住到了一
栋楼里，成了邻居。

这栋楼是柳州地区群众艺术馆的宿舍，我
高中语文老师、班主任梁柯林先生，此时已是群
艺馆的馆长，本身是大才子又很爱才的他，让我
们无偿住进了这栋楼。虽说离市中心有点远，
但对于当时工资低微的我们来说，能有这免费
的居所已是最大的幸福了。

马践在床单厂上班，有时还加班，吃饭也在
厂里食堂，平时难得见他一面。偶尔他那跑列
车的女友休息，来看望他，他才买点菜回家做
饭，也会叫我上去喝两杯，一来二往我们就这样
相熟起来。

年底，我和妻子调动成功，我们就撤离了群
艺馆宿舍，搬到市内某小学宿舍楼，住上了正规
的两室一厅。

之后，马践也从床单厂调进了柳州市工业
学校，当了老师，住进学校在社湾坳元宝山上一
间老式大板房的二楼。这真是造化弄人，从元
宝山出来的，又回到了元宝山，只是此元宝山非
彼元宝山罢了。那里虽跻身闹市，却林荫匝地，
鸟语声喧，花香袭人，仿佛世外桃源，很适合搞
艺术创作。

都说“十年磨一剑”，但据我所知，马践这把
剑磨了远不止十年。新世纪初，柳州市工业学
校升格为柳州职业技术学院，马践也由讲师升
为副教授，他的画获奖不断，成为国家级工艺美
术大师后，又加入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之后又评
上了正高级教授，成了市政协委员。此时的他，
就像“我的朋友胡适之”一样，让我们这些朋友
一谈论起他都觉得脸上有了荣光。

凡艺术，是没有顶峰的；凡艺术探索，也是
没有止境的。约翰·伯格说过“一个被割断历史
的民族和阶级，它自由选择和行为的权利，就不
如一个始终得以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
和阶级。”马践忠于于民族，忠于于艺术，那么浩
瀚的苗岭，自然有他这匹骏马一任驰骋到永远。

传说，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猎人，天上
飞的逃不过他的牛皮弓箭；地上跑的躲不
了他的猎枪子弹。有一次，他上山去狩猎，
一只老虎从一片密林里跑过，见了他吓得
趴在地上不敢动弹。由于威名远扬，连上
帝都知道有他这么一个技艺高强的猎人。

一天，他路过一个河滩时，与一个独自
行走的人相遇。对方知道他就是久闻大名
的猎人后，问他，听说你什么猎物都能打，

那你能打到自己吗？听到这样莫名其妙的
话，他心里颇为不快，反问对方凭什么要他
打自己。对方笑着说，那好吧，你不打自己
就打我吧，看看你的箭和子弹能不能射到
我。他觉得对方是在羞辱他，于是，他让对
方自己选定位置后，举起了弓箭。

可他心里有些犹豫，真是奇怪，这个人
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风险来证实他的功夫？
他忽然想到，能够刀枪不入的人只有上帝
一个。莫非，眼前这个人就是上帝？这样
一想，他把举起的弓箭又放下来，问对方，
你是上帝吧？对方听罢，朗声大笑，说，你
不用管我是什么人，只管射箭便是。除了
上帝，谁能有这样的气魄和胆量？他确信
对方是上帝无疑后，丢下了手里的弓箭，站
到上帝面前鞠躬赔罪。你连上帝都不敢
打，还怎么打自己呢？上帝笑着说完后，转
身离去。他抬起头时，早已看不见上帝的
踪影。

从此，猎人幡然醒悟，努力修身养性，
寻求战胜自我的秘诀，并把探索得到的经
验和教训传给后人。

锣圩乡愁一碗粉

岜莱岜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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